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斬首之一







作者：石硯







她終於完全暴露在人群中，褲子被無情地扒下去，連同鞋襪一起被脫掉了。



她低下頭，看著自己胸前那兩顆半球形的小山峰，還有小腹下那一叢捲曲的陰毛。



在她的四圍都是聽到消息從附近趕來圍觀的人群，他們離她那樣近，甚至可以聽到他們發出的渾濁的喘息聲。



她被兩個團丁架著站在高台下，人們的眼睛從她的腳下向上看著，她知道從那個角度能夠看到什麼。



她把自己的一隻腳交叉著放在另一隻腳的前面，用力夾緊大腿，希望能因此而遮掩住要緊的地方，儘管她知道這不過是暫時的。



她抬起頭，望著遠處的山巒，不知同志們現在怎麼樣了？他們安全嗎？



作為游擊隊的隊長，她已經領著大家同敵人周旋了多年，如果不是無恥的叛徒，她現在也許正在營地裡與同志們研究新的計畫。



她看了一看人群，那裡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眼睛，有的眼睛裡飽含著同情，有的則是悲傷，有的是憤怒，也有的是下流與色情的目光。



她不知道哪一種目光更多些，但還是從那些同情、悲傷與憤怒的眼睛裡得到了力量。



她沒有聽到敵人在喊什麼，但憑感覺知道是要行刑了。



她感到後面的腳跟被人踢了一下，她明白敵人是要讓她分開兩腿跪下來方便行刑。



她不願意下跪，但知道不跪下就無法行刑，於是她分開了兩腿，迅速地跪坐下去，因為這樣就可以讓自己的私處更快地被掩藏起來。



但敵人沒有讓她如意，兩個團丁強拖著她的兩腋讓她把身子跪直，她感到自己兩腿間的一切都被擺到了光天畫日之下，眼看著靠近台邊的一群下流痞張大了嘴巴，眼睛瞪得像鈴鐺一樣，恨不得鑽進自己的兩腿中間來看，她的臉還是脹紅了。



她表情平靜地瞪了那些傢伙一眼，用力甩了一下頭，把自己的頭髮從肩膀旁邊甩到前面，讓自己的脖頸露出來。



團丁拔去亡命牌扔在地上後離開了，人群也向後退去，她用感覺知道劊子手已經站在了自己的身後。



她輕輕地閉上眼睛，盡可能把脖子伸長。



她感到後頸處一涼，以為這就是那致命的一刀，於是身子微微抖了一下，頸子更加用力地迎上去，但那一刀並不是真的，原來是劊子手在用刀比劃著落刀點，隨即便把刀收了回去。



她好不容易弄明白了，脖子上的勁兒一卸，接著便像是被什麼東西猛砸在脖子上，頭「嗡」地一下子炸了。



那個二十歲女人的身子挺立了一瞬，便向前平平地摔倒在高高的石台上，鮮紅的血像噴泉一樣從沒了頭的腔子裡噴出來，一顆美麗的頭顱飛落到了台下。



團丁們把女人撲倒的身子翻過來，露出她的一對玉乳，又分開了她那兩條苗條的玉腿，讓她的一切都露出來。



她的亡命招牌被從地上撿起來，男人的手分開了她的大小陰唇，露出她那處女的陰道，然後把亡命牌的木柄插了進去。



她靜靜地躺在高台上，在成群圍觀者的眼前陳列著女性的秘密。



她失去了生命，也失去了女性本擁應有的貞節，但她沒有為此而後悔過，為了她的信仰，她與千百與她同樣的姑娘一樣義無反顧！






槍殺之一







作者：石硯







他靜靜地站在她的後面，向她的後心開了一槍，然後看著她像被什麼東西猛撞了一下子似地向前撲倒在地上。



她直挺挺地趴著，起初只有從喉嚨中發出的痛苦的抽氣聲，兩隻捆在背後的手用力攥起拳頭。



接著，她的身子動了一下，細細的腰向一旁扭動，圓滑的屁股則擺向另一側。



她的右膝向旁邊彎曲著，想要爬起來，但兩隻細細的腳踝被繩子拴著，只能分開一尺寬，所以她的努力失敗了，就只有她的屁股微微地拱起來幾寸高便停止了。



她的兩隻拳頭慢慢地鬆開，伸到一半，然後喉嚨裡的聲音也停了，再不見動靜。



他很長時間默默地站在原地，看著這個只有十九歲，卻同他這個了四十歲的人鬥了三年多的女對手，心裡不知是什麼滋味兒。



他蹲下身，看著她那一絲不掛的光裸身體，她是那麼年輕，身上的皮膚細嫩，像是水作成的，她的身材小巧，他一隻手就可以同時抓住她兩隻細細的腳踝。



由於右腿彎曲，她的兩腿分開呈大約三十度，雪白的屁股向後半拱著，露出小小的菊花洞口，還有兩片厚厚的陰唇。



他伸手去撥弄了一下她屁股上軟軟的肌肉，讓她的肛門和私處暴露得更充分些。



他很熟悉這個軀體，自從終於將她抓獲以來，有將近半年的時間，他幾乎每天都要強姦她。



他用盡了他所能想出的所有姿勢，起初她還咒罵和反抗，後來便面無表情，像個死人一樣任他所為。



她的毫不反抗反而使他覺得毫無興致，甚至有了一種陽萎不舉的自卑感，但越是如此，他就越是想向這個她也是向自己證明什麼，於是他就越是頻繁地強姦她，直到他感到實在無法容忍，終於決定殺掉她為止。



現在她死了，但他還是無法向自己證明什麼？



不錯，他可以動用成百上千的軍警抓住她，他可以輕易地把她剝光了壓在自己的身下，他現在甚至二拇指一動便要了她的命，但他不知道自己和她究竟誰才是勝利者？



他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動粗，而除此之處，她贏得了一切！



他抓住她的一隻腳腕，一隻他已經不知道把玩過多少次的纖巧的腳踝，用力一拖，她軟軟地翻過身來，原來壓在身下的一對小乳瑟瑟地抖動著，一個彈孔從左邊乳頭上方半寸遠的地方穿出。



她潔白的小腹下那一叢黑毛讓他再一次感到強有力的誘惑。



她的眼睛睜著，槍擊的痛苦讓她那原本非常漂亮的臉蛋兒有些扭曲。



她抓住她的兩膝，用力向兩邊分開。沒有抗議，沒有掙扎，她就那樣像青蛙一樣色情地展露出她的性器官。



他站起來，氣餒地打了個手勢，一個手下過來給她的屍體拍照，而他自己則像一隻鬥敗的公雞，灰溜溜地走向自己的汽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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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將臉緊貼在地上，鼻子和嘴都埋在灰土中，兩條玉臂緊緊地反綁在背後，赤裸裸的臀部高高地翹著，毫無掩飾地展示著兩腿間的一切。



她的姿勢是那樣色情與誘惑，令他感到一陣衝動。對於他這個玩兒女人的老手兒，見到女人的裸體算不得什麼新鮮事，但看見這個暗中交鋒多年的女對手的性器官，對他來說尤其有一種勝利者的慾望。



他走過去，輕輕撫摸著那個雪白的屁股，她的屁股軟軟的，仍然有彈性。



他用手指分開她那生著幾根稀落陰毛的陰唇，露出一個圓圓的洞口，洞口四周的肉是淺灰色，但嫩嫩的，略有些濕潤。



他用手指從那個洞口插進去，裡面是溫熱的，緊緊的裹著他的手指，他把自己的手指在裡面轉動了幾下，又抽動了幾下，感到自己很興奮，便又持續不斷地抽插起來，褲子裡的東西勃勃地挺立了。



她沒有掙扎，沒有反抗，甚至沒有抗議，曾幾何時，他還在為不知何時會被她用子彈掀掉腦蓋而恐懼，而現在，他可以想怎樣她就怎樣她，而她則只能用這種屈辱的姿勢去迎合他。



她曾是那樣優雅，又是那樣英勇和不屈，為了保住身上最後一塊遮羞布，她那樣奮力地反抗，而現在她卻擺出這樣一副色情和毫無廉恥的樣子。



這讓他感到特別的興奮，終於放在自己的褲子裡。



當他把自己的緊張全部釋放出來的時候，他才想起她已經死了，是他親手開槍打穿了她的腦袋，那漂亮的額頭上圓圓的彈孔可以驗證這一切。



看著這個萎頓在小土丘下的二十二歲的漂亮姑娘，他感到生命的無常，她還有許多姐妹，這一次贏得勝利的是自己，但下一次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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